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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邀參加根津美術館及東京大學文學部美術史學研究室合辦之「北宋書畫精

華」特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曇花一現－宋代砑花箋紙與書寫文化〉。期間

參觀根津美術館舉辦「北宋書畫精華」及東京國立博物館「大和繪─薪火相傳

的王朝之美」。過去認為北宋砑花箋數量稀少，僅有零星作品被介紹過，傳世實

物多集中於明清兩代。黃庭堅《松風閣詩》上的裝飾圖案（2006 年）開始引起

我的研究興趣，陸續又發現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二十多張宋代作品，不過始

終無法看清圖案的全貌。後來在島谷弘幸館長《料紙と書︰東アジア書道史の

世界》與富田淳館長文章〈中国書法史における装飾加工紙について〉的啟發

下，採用斜向拍攝的方式與影像處理，才獲得清晰完整的裝飾紋樣，順利於

2018 年推出「北宋花箋特展」展覽與圖錄。造成北宋隱晦砑花箋紙的消失，除

了風尚的改變，文人親自加工與後代裝裱工序都是關鍵因素。值得關注的是，

蘇軾不僅留下 7 件寫於砑花箋上的書跡，占傳世 27 件的四分之一，與其相關的

作品則有 24 件（88.8%），幾乎高達九成的比例。顯然，以蘇東坡為中心的交友

圈，相當流行這類砑花箋紙，值得進一步探索。紙上豐富的裝飾圖案，也期待

有相關物質與視覺文化研究的加入，才能更全面理解北宋書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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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受邀參加根津美術館及東京大學文學部美術史學研究室合辦之「北宋書畫

精華」特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曇花一現－宋代砑花箋紙與書寫文化〉。期

間參觀根津美術館舉辦「北宋書畫精華」及東京國立博物館「大和繪─薪火相

傳的王朝之美」。 

 

二、過程 

 

11 月 3 日（六），由桃園搭機前往，於下午抵達日本東京。四點多趕赴根

津美術館與主辦方見面，同時瀏覽展出作品。晚上至繭山龍泉堂參觀宋瓷展

覽，此商社與山中商會齊名，被視作龍泉窯權威的百年老店，日本許多博物館

的藏品都曾由龍泉堂經手。繭山龍泉堂由繭山松太郎（1882-1935）創立於

1905，專營中國古美術，雖以龍泉窯起家，後來也涉獵書畫、銅器等。他二十

出頭即在北京打拼，「龍泉」二字來自北京時所收的「龍泉窯鬲式爐」，因此件

而發跡。參觀結束後與主辦人東京大學板倉聖哲教授等人餐敘，討論隔日研討

會詳情及未來與書文處可能之學術合作計畫。 

 

11 月 4 日（日），至東京大學參加「北宋書畫精華」特展學術研討會，現

場不僅遇到許多台大藝術史畢業的學長姐，也看到許多各地學者，由於線上同

時開議，所以幾乎全球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都參與了此次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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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內容如下（圖版參考附錄簡報檔）： 

我今天的主題是宋代砑花箋紙與文人書寫文化。過去無論是書法史還是工

藝美術史的研究，都認為北宋砑花箋紙數量不多，多數研究集中在傳世實物較

多的明清兩代。宋代最常被引用的砑花紙有三張。第一張是北京故宮收藏的李

建中《同年帖》，後面一小段可以隱約看到水波紋，但不是很清楚。第二張是

上海博物館的沈遼《動止帖》，上面有清晰的水波紋，類似印刷的效果。最後

一件則完全看不到，是北京故宮收藏的米芾《韓馬帖》，我自己也未見過原

件，所以無從判斷上面紋飾的狀況。  

北宋砑花箋紙開始引起我的興趣，是參加 2006 年台北故宮「大觀：北宋書

畫特展」的策展工作，發現黃庭堅《松風閣詩》的紙上布滿裝飾圖案，「夜

雨」二字底下可以見到一顆瓜。感覺十分清晰，卻又無法完整看到全紙的圖

案，還是有一些地方相當模糊。同一年，上海博物館舉辦「中日書法珍品

展」，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的蘇東坡《李白仙詩》也展出，從原作上可以發現

這兩張也是砑花箋，有著相同的圖案，紙張末尾則是比較清楚的蘆葦，其餘同

樣不清楚。仔細分析這兩件作品，發現有紋飾的地方墨水吸收狀況與空白處不

同，這也成為日後找尋砑花箋紙的主要方法。從此也開啟了對於北宋砑花紙的

研究，全面檢視台北故宮所收藏的宋代書蹟，只要線條墨色不均勻的作品都可

能是砑花箋。就這樣陸陸續續收集了二十多張作品，除了少數幾件清晰可見

外，多數都是屬於肉眼不容易看到的狀況，也都長期被視為素箋。要如何將這

些花紋拍攝出來，成為最大的挑戰，因為正常的攝影方式完全派不上用場。  

直到 2014 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時，見到了當時的副

館長島谷弘幸先生，很榮幸地獲贈他所編寫的新書，瞬間感覺到如獲至寶，迅

速地補充大批流傳到日本的花箋知識，對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書中收錄

了現任九州國立博物館館長富田存淳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一張蘇東坡《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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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詩》的局部圖片，給了我很大的震撼。這張照片是透過側面拍攝出來的，可

以看到清楚的張翅水禽，這是過去在出版品上完全無法看到的部分，即使回想

2006 年在上海面對原作的記憶，也不記得有看到過。這個拍攝角度對我而言是

莫大的啟發，心想或許台北故宮那些看不到的砑花圖案，有機會透過不同角度

拍攝出來。 

到了 2016 年，大阪市立美術館舉辦 80 週年館慶「從王羲之到空海」特

展，知道蘇東坡《李白仙詩》再度展出，我就飛到大阪去看，花了幾個小時的

時間，無論採用什麼角度，因為展櫃的限制，始終無法看到完整構圖，只能夠

看到小區塊的圖案。從 2006 年到 2016 年的十年間了，除了不斷找尋宋代砑花

箋紙外，也持續思考如何讓砑花箋紙的圖案清楚拍攝出來。期間當然也一直在

籌畫 2018 年推出的「北宋花箋特展」，直到 2017 才利用斜向拍攝的方式，透

過一小段一小段的拍攝，再經過圖像處理，才有這些清晰完整的圖像。這二十

幾張的圖案，幾乎都是拍攝完成後才看到真正內容。當時若是沒看到富田館長

的這張照片，不知還要多久才能推出展覽跟圖錄。 

整體而言，北宋砑花箋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眼睛看得見的紋飾，例

如蘇東坡的這兩張尺牘。第一張上面的花，根據杭州友人告知應是野蒿花，在

當地是常見的植物。另外一張是幾何裝飾圖案，可以在蘇漢臣《冬日嬰戲圖》

的孩童衣服上看到，顯然是北宋流行的裝飾。 

比較有趣的是那些看不見的砑花裝飾，例如蘇東坡這件早年尺牘，從正面

完全無法見到圖案，透過斜向拍攝發現是折枝梅花。不僅我們沒見到，清初大

收藏家曹溶顯然也沒見到，否則他怎麼會將印章蓋在最精彩的梅花上面。 

再來看看幾張不容易看見的花箋。這張蘇軾作品直接隱約可見到龜甲紋，

有書法的部分比較不清楚，透過斜向拍攝後就很清晰。雖然這個紋飾在日本還

蠻多，中國目前只看到這一張。這張也是蘇軾所寫，從正面僅有在線條上看出

一點深淺變化，拍攝之前完全不知道是兩隻大禽鳥與花草紋樣。年代稍早的蔡

襄也使用不少花箋，這張在 2006 年「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就是被當成沒有花

紋的紙，因為線條上的墨色深淺幾乎沒什麼變化，只有在這個空白處稍微可以

看到一點花紋，不知道原來整張紙佈滿卷草紋飾。這張同樣是蔡襄所寫，肉眼

僅能見到織品紋路，墨色變化並不明顯，拍攝出來後同樣令我大吃一驚，原來

是兩隻相對的蝶蛾，外面裝飾一圈珍珠紋。 

最令人好奇的是，這類隱晦的砑花紙，在南宋數量突然驟減，幾乎全數不

見，所以還具有斷代上的意義。南宋時與賈似道不相上下的收藏家向冰（若

水），他曾經協助完成《群玉堂法帖》的製作，在評論黃庭堅《松風閣詩》

中，認為線條上不均勻的墨色，是因為筆、墨不佳，加上歲月所造成。也就是

說，時代如此接近黃庭堅，而且不是一般的收藏家，面對《松風閣詩》紙上的

砑花紙居然無法分辨。或許這類隱晦的砑花紙，只流行在特定時期與特定文人

圈中，到了南宋不再流行了，才會讓後世的鑑賞家都認不出來。 

北宋砑花紙消失的原因，除了文人風尚的改變，製作方式與後代裝裱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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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慮的因素。我們很幸運的還可以見到一件關鍵性的黃庭堅書信，根據內

容推測寫於過世前幾個月。此紙因為圖案很非常隱諱，一直被視為素箋，透過

高清圖檔仔細檢查，仍可見到一些砑花的蛛絲馬跡。經過斜向拍攝與影像處理

後，發現是構圖完整的蘆葦題材。黃庭堅晚年被貶到宜州的書信被大量保存下

來，尤其是四處張羅書寫工具的內容格外重要。此封寫給太守兒子党渙的信就

相當重要，信中提到「蘆雁箋板」已經完成，但是還需要一個「水精」或「玉

槌」類的平滑硬物，才能將板子上的紋路清楚顯現出來。起初因為雁的圖象相

當模糊，幾乎只剩背後羽毛，因此拍攝完成時還以為僅有蘆葦與洲渚，後來在

此文獻的幫助下，發現居然還有一隻雁躲在蘆葦中。因此，這張很可能就是黃

庭堅利用信中的「蘆雁箋板」，自行以研壓的方式加工的砑花箋。從目前紙面

看來並沒有塗上任何物質，屬於單純物理性的砑光而已。紙張研壓過的凹凸痕

跡，經裝裱加濕平整的程序後就消失，其上紋飾也自然不見。為了確認這個推

斷，我找了一張台灣雁皮紙，利用砑光技法來製作砑花箋。圖案部分確實能夠

看到淡淡光澤，被研壓過的地方，因為緊實度的提升讓吸墨狀況出現明顯差

異。透過文人自行加工與裝裱的影響，就能合理解釋北宋砑花箋上的圖案為何

一直沒有被後世看到。此外，文人自製砑花箋因為不具有商品性質，流入日本

的花箋才會以圖案明顯的為主，推測也都是出於專業紙工之手。 

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蘇東坡，他一個人留下 7 件砑花箋的作品，幾乎占

了北宋花箋的四分之一。如果再把這些人稍微檢索一下，可以發現藍色的部分

都與蘇東坡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共有 24 件作品與蘇軾相關，佔傳世 27 件中的

88.8%，幾乎高達九成的比例。顯然，以蘇東坡為中心的交友圈，相當流行這種

隱晦的砑花箋紙，值得進一步研究探索。 

自從台北故宮 2018 年公佈院藏宋代花箋紙後，各地也陸續發現宋、元砑花

紙，例如北京故宮 2020 年「千古風流人物—蘇軾主題書畫特展」中展出傅堯喻

《蒸燠帖》，就是過去所不知道的砑花紙，台北故宮收藏《前赤壁賦》即是蘇

軾為傅堯喻所寫，顯示兩人關係匪淺。當然，這個研究尚未結束，陸續可能還

有作品被發掘出來，紙上裝飾圖案也都需要相關物質與視覺文化的研究，才可

能更全面理解北宋書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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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後參加懇親餐會，認識了一些與會學者與研究生，閒聊中獲悉不

少當前研究新議題與學術方向，獲益良多。 

 

 
11 月 5 日（日），至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觀「大和繪─薪火相傳的王朝之

美」。此展為該館 2023 年度歲末大展，展品從平安（794-1185）至室町時代

（1336-1573）的繪畫、書跡、工藝等多樣作品，全面介紹大和繪精華。大和繪

發祥於平安時代，以優美纖細的作風聞名，之後延續著王朝美學，不斷吸收新

養分，開創出不同的嶄新風貌。 

11 月 6 日（一），搭機返台。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此次研討會上，日本主辦方展現學術研究上的強大企圖心，試圖宣告宋畫

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里程碑。由於李公麟〈五馬圖〉數年前重現人間，成為東

博新館藏，東京大學板倉聖哲教授也積極投入研究了許多年，並提出全球宋畫

研究將因此而展開全新一頁。當然，透過此展覽及國際研討會，對於李公麟

〈五馬圖〉的重要性著實提升不少，可是對於宋畫研究是否真能展開新契機？

至少就目前研究的成果上，並未看到實質證據或是更有力的說法。也就是說，

當前堪稱「豐富」的研究成果，嚴格說來都還沒有脫離前人的藩籬，只是恢復

一些過去的歷史記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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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畫在世人面前消失近一世紀，過去大家幾乎都認定摧毀於戰火中，因此

研究只能以僅存的珂羅板為目標。除了效果與原作相差甚多外，出版品身分也

導致研究者很難真正投入，畢竟是面對的就是一個假的複製品，任何的推論都

很容易被質疑。當原畫再度現身時，眾人無不對此作重燃興趣，投入其中的藝

術史學者不計其數，頓時間成為這個時代最紅的繪畫名作。然而，綜觀所有研

究可以發現，不外乎是強調此畫在藝術史上的重要性，為何如此重要卻沒有人

可以講得清楚，只是重複古人已經提過的一些觀念而已。有些眼睛銳利些的學

者，確實也看到此畫與其他作品之間的差異，憑著豐富的觀畫經驗指出一些視

覺上的優點，然而多數仍停留在外觀上的描述，殊為可惜。這也是現今藝術史

研究最大的挑戰，就是方法學的問題，所有的方法都有著一變再變的性格，只

要遇到不同的畫作，就會出現不同的判斷依據與標準，這對於學科本身無疑是

很大的致命傷。 

繪畫史之所以會長期停留在外觀表象的論述，與西方的學科成立有很大關

係。為了讓繪畫史順利成為一個學科，採用了西洋藝術史中的風格分析方法

學，也努力地發展出一些看似可行的角度，例如空間結構等等。由於這本身就

是一個很容易趨於表徵描述的研究方法，長期下來儘管積累了許多觀察，也堆

疊出不少錯誤認知。加上現代美術教育的各種影響，就讓所有的比較、論述、

立場等，幾乎都將論者帶往遠離傳統繪畫核心的方向。例如大家在觀察山水畫

時，最喜歡使用的立體觀念，就是一個可能根本不存在古人觀念中的虛幻概

念，卻一直被研究者拿來當成比較基準點。總體而言，人類的眼睛功能大同小

異，所以使用立體來評論作品基本上也不會錯得太離譜，事實卻是無法接近繪

畫史的核心審美。 

繪畫史最核心的部分是什麼？其實就是筆墨，然而卻被藝術史學科遺棄已

久，甚至使用一些錯誤的方式去處理筆墨，例如前面提到的立體觀念。對於不

懂筆墨的觀者，會誤以為越立體的筆墨功夫就越好，如此便會出現郎世寧畫得

最好的謬論。確實，郎世寧畫作中的立體與透視可以吸引一般人的眼睛，殊不

知其的畫作如果放置於傳統文人筆墨品評中，基本上是屬於有墨無筆的作品，

完全欣賞不到任何精湛的用筆。 

中國藝術史近百年來的發展，其實已經和作品漸行漸遠，多數研究都只是

把作品當成插圖使用，完全失去藝術的主體性，淪為文化研究或是其他研究的

一環。許多研究不是做了老半天，一直在周圍打轉，就是對於作品本身的認知

不足，無法判定真偽不說，連品質的界定都大有問題。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完成

書畫所需的毛筆，很早就退出生活中的日常，成為一個大家最陌生的工具，面

對毛筆所生產的作品自然無感。擁有全世界最重要的書畫館藏的國立故宮博物

院，的確是最有條件可以扭轉此趨勢，透過展覽規畫的呈現，適時提醒大家作

品本身才是研究中最難能可貴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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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表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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